
难难忘忘露露天天电电影影
刘吉训

那是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的年代。
生活在偏远山区战天斗地的农民，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少数男人每七天到十几里
外去赶一次东村集，偶尔能看到县里宣传
队演出的革命样板戏，足以引而为荣。多
数人只有待在家里听高音喇叭，学习最高
指示。

自从公社买了电影机后，有的生产大
队学“龙江大队”，积极上缴公粮，公社自
然奖励队里放映一场电影。也有个别家庭
经济条件稍好的老人过生日，或为儿子娶
媳妇，隆重庆贺，也要到公社搬电影机回
来放映一场。露天电影，有电影可看，不啻

于在我们的文化沙漠上生长出了一片绿
洲，那真正才是我们的快乐时光。

我们村的年轻人，尤其是我的二哥，
最喜欢看电影。一部《红灯记》，八遍十遍
都看不厌，许多情节，许多唱词，他都背得
滚瓜烂熟。每当他听说外村有电影，不管
抬了石头还是垒了梯田，他都不觉得饿和
累，而吆喝村里的“青年电影迷”们去看电
影。由于他有点文化，能写会唱，往往是

“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十有八九，我都
要跑步进入他们的行列。

这样，村里的”电影迷”们出了名。凡
是外乡、外村放映电影，知惰者便将消息
告诉我们的“头儿”，于是我们一行年轻人
或用小推车废旧外轮胎点着照明，或几个

扯一抱玉米秸点着火把小跑到目的地，十
里八里不嫌远。有时，回家路上，突然下起
大雨，山间的羊肠小道会送给我们每人一
身“泥制服”，让我们个个成了“落汤鸡”，
可我们过了电影瘾，满心高兴。

有时，也有人开玩笑捉弄我们。隔三
岔五，说辛治村的谁过生日要放电影。我
们气喘吁吁跑七八里山路，一问，根本没
有那么一回事。回到家里，大人问看了什
么片子，我们一本正经地回答：“英雄白跑
路。”他们认为真的是电影名字，也就不再
说什么了。

岁月悠悠，现在生活好了，人们可以
足不出户在电视里看到想看的影片，再也
不用遭受我们看电影的那种奔波劳累之

苦了。但我还是爱看露天电影，看到它就
会想起以前看电影的那段美好场景，品味
着那段如歌如梦的年华。

田长尧

苏伯汤，是闯关东在哈尔滨生活过的
人带回老黄县的一种趣吃，普及面不广，
只有故城边上的一些人爱做此菜。说其是
老黄县趣吃，一是吃的人家少，是稀罕菜；
二是苏伯汤就老黄县人讲，属于“清汤寡
水”，是清水煮西红柿和大头蒜。引进老黄
县后，人们进行了改进，用葱花爆锅，切上
几片肥肉，放些木耳，飞上一个鸡蛋，加味
精、香菜末、盐、醋、胡椒面，类似老黄县人
喝的酸辣汤。

原汁原味的苏伯汤，选用的西红柿必
须是泛红但没有熟透，酸头越大越好，喝
的就是西红柿的酸美。煮熟了的苏伯汤被
西红柿染红，汤面上一片彩霞；白色的大
头菜如霞光里飘动的白云，如果加上老黄
县人放的香菜、白肉、木耳，那真是五彩缤
纷，满盆春色。哈尔滨人的饮食，带有俄罗
斯人的饮食特点。喝苏伯汤的主食是“黑
列巴”，即黑色粗糙大如枕头的面包。“黑
列巴”用刀割成一片一片，上面抹层奶油，
吃着奶油列巴，喝着酸酸的苏伯汤，确实
有滋有味，美不胜收。

苏伯汤，是俄语？汉语？满语？我闯关
东三十年始终没弄清，大概有三说：一说
苏伯汤是俄罗斯和关东木帮里的“老伯
代”最爱喝的一种汤，将苏联“老伯代”喜
欢喝的汤，缩成“苏伯汤”。“老伯代”是工
头、班组长，艺高力大、干木行时间长，此

“老伯代”高一级的称“大老伯代”，尤其是
归时木帮里的人最爱用这个词。二说苏伯
汤因是从苏联引进的青菜白水汤而得名。
三是说蔬菜薄水煮的汤为苏伯汤。

老黄县的苏伯汤，带有异国风味，被
视为趣吃。提起此汤，人们就会想起闯关
东、下崴子、跑俄罗斯的远东知名商人纪
风台。纪风台是老黄县城南北二里处人，
老人们讲起纪风台的故事，面带笑容，滔
滔不绝。相传，纪风台是哈尔滨、海参崴、
莫斯科的大皮货商，专门收购、加工貂皮
及貂皮制品。有一回，他带着装满沉重貂
皮货的马爬犁及大队人马去莫斯科做生
意，途中遇到俄罗斯军人，当时在俄罗斯
倒运貂皮是犯罪的，军人可以当场击毙皮
货商。纪风台知道出大事了，要命归西天。
岌岌可危之刻，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对
俄罗斯军人说，他极其崇拜沙皇二世，为
表孝心，特收购了大量的最珍贵的貂皮，
去莫斯科向沙皇二世献礼。俄罗斯军人半
信半疑，如果真是向沙皇二世进贡，他们
杀了会犯大罪，于是，十几个军人押送纪
风台的貂皮爬犁及大队人马去莫斯科见
沙皇二世，沙皇二世听了纪风台一席赞颂
和忠孝话，又见到这么多珍贵貂皮，喜出
望外，在克里姆林宫殿盛情款待纪风台，

并赠送礼品。纪风台因祸得福，自吹“沙皇
二世是他干弟兄”，挂大旗做虎皮，生意越
做越大，成为远东最知名皮货商。相传，苏
联进军东北时，前头部队大多是白俄罗斯
军人，是当年沙皇的人马，他们知道沙皇
二世与纪风台的关系。他们打进哈尔滨，
烧杀掠抢，但只要见了纪风台的店铺一律
不骚扰。据说哈尔滨商铺为了防止苏军掠
抢，纷纷将门匾改成纪字商号。

纪风台发财回故里探亲，亲朋好友为
之自豪，登门拜访，邀家请吃，天天大鱼大
肉，包子饺子，纪风台吃腻了，主人见客人
光喝酒不吃菜，问“风台呀，是不是内人做
的菜不对你的胃口？”纪风台摇头，主人
问：“自家人，莫见怪，想吃什么？说！”纪风
台说：“我就想喝两碗苏伯汤，清爽，酸溜，
解酒，开胃！”主人细心地问了苏伯汤用什
么菜，怎么个做法，尔后让内人仿做。酒肉
之后，喝碗苏伯汤，确实开胃醒酒，解腻，
众人赞不绝口。从此，苏伯汤在纪风台亲
朋间传开，凡请纪风台，必上苏伯汤，苏伯
汤成为老黄县人稀罕的趣吃。

苏苏伯伯汤汤

挖挖鼠鼠粮粮
崔镇党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各种农作物
纷纷成熟了，农民伯伯们忙着往家里收粮
食，田鼠们闲不住，也开始为自己储存食
物。可别小看了这些小家伙，它们搬运粮
食的本事大着哩，花生、大豆等都是它们
喜欢的食物，先在地里糟蹋一阵，再偷走
一些，把田主人气得牙根直痒痒。

深秋了，胶东山区的农田都光秃秃
的，秋收已经结束了。我和大壮、二苗等小
伙伴拿着两个柳条篓子和一把小铁锹，向
山上进发了。在一处地堰看见一个洞，二
苗低头窥视了一会儿，说这不是鼠洞，像
是蛇洞，大壮往周围转了转，没发现别的
洞口，也说不是鼠洞，他俩认鼠洞的本事
都比我大。一窝田鼠的洞口一般有三个，
两个供进出，一个稍小点的是通气孔。我
们来到另一个地堰的洞口，二苗兴高采烈
地说，找到好东西了。二苗让我走向离洞
口三四步远的另一个洞口，说通气孔在哪

儿不用管，你给我踩死那个洞口就行了。
大壮往手心吐了口唾沫，两手一搓，抡起
铁锹刨了下去，挖了两尺来深侧洞才出
现，大壮又顺着侧洞挖，侧洞通向我踩的
方向，挖着挖着，又出现一个侧洞，大壮说
可找到粮仓了，顺着那个侧洞挖去，越挖
越深，越挖越大，二苗说老鼠好像不在家，
算它运气好。突然大壮一锹刨出了一些花
生皮子，接着他放缓了速度，小心地扒拉
着，呵，好大一个粮仓！约一米见方，白花
花的一堆大花生，大部分是双豆的。我们
装了满满两柳条篓。

冬天挖鼠粮又是另一番情景了。
冬天白雪皑皑，覆盖了一切洞口，但

我 们 自 有 办 法 。这 次 我 们 带 上 了 虎
子——— 二苗家的一条黄毛大狗。我们扛
着小铁镐和小铁锨，依旧挎着两个大柳
条篓子，深一脚浅一脚奔向山地。虎子在
前头欢快地跳跃着，忽然它停下不动了，
接着把鼻子插进雪里，呜呜地叫着，又用
两只前脚扒拉着雪，几下便露出了洞口。

大壮说老鼠这次让咱堵窝里了，我说怎
么讲，大壮说虎子是嗅到老鼠的味道了。
二苗说耗子天生会打洞，洞里的各种功
能的仓室都有，卧室、卫生间、粮库、餐
厅、活动室等一应俱全，我们只要找到它
的粮库就可以了，要把整个鼠窝都翻到
地面来，工程太大了。我们三个轮流挖，
先用小镐刨除冻土层，下面的土就松软
了，再用小铁锨挖。在二苗的指点下，我
们约莫一刻钟的工夫，就找到老鼠的粮
库了。这个粮库也很大，上层是一些嚼碎
的花生皮子和豇豆夹，下层才是白花花
的大花生和一些豆荚，这次又装了满满
两篓子。我说咱再挖挖把老鼠挖出来吧，
大壮说粮食让咱挖了，等于老窝让咱端
了，还管它们干啥，估计不饿死它们，它
们也要另搬家了。我们仰天哈哈大笑。

我们回到二苗家，跳上他家的热炕
头，打开电视看着。二苗的母亲是烘炒花
生的好手，火候拿捏得好，不用担心会烘
煳的。瞬间满屋充溢着花生的香味。胶东

的大花生很有名，清香还带着点甜头，年
年出口赚外汇。一会儿工夫，一簸箕炒熟
的大花生端上了炕，大家也不顾烫不烫
手，用冻得发麻的手飞快地剥着花生吃了
起来。大壮说得感谢老鼠给我们预备这么
丰盛的点心，我和二苗边吃边点头。我说
怎么有点过年的味道，二苗说可不是，再
有几天腊八了，过了腊八就是年喽。

小时候挖鼠粮的故事至今让我难以
忘怀！

刘吉训

记得小时候，我十一二岁，常去井沿
儿挑水。那时，全村一百多户人家，只有两
眼井。我家住村西，吃西井的水。井很深，
大约有三四丈。井口到井底儿都是用青石
砌成。井沿是用几根大石条砌成，很牢固。
十几岁的孩子去井沿儿挑水时，家里大人
都不放心，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只靠父亲
一人种地，经常是两眼一睁，忙到点灯。家
里有时做饭、温猪食急等用水时，不能等
父亲回家时再去挑水。那阵，我放学一到
家，先看看水缸里的水有多少。如果水不

够用，放下书包后我就去井沿儿挑水。自
已年龄小，个子长得矮，那楸木担杖搁在
肩上时，那担杖钩儿钩起的两只水筲还碰
地呢。我只好把担杖钩儿往担杖上绕一圈
儿，我挑不动一筲水，只能挑半筲。开始挑
水时，一迈步左右摇摆，两腿直打晃，肩膀
疼，压得我龇牙咧嘴。

去老井挑水时，只要姐姐知道了，她
就会立马追我到井沿儿。我们一块往上
打水，我们姐弟俩抬一副水筲。蹲下弯着
腰往起抬时，姐姐总是把担杖往前捅一
捅，或把担杖钩儿往后拽一下。我走前，
姐走后，担杖压得像弯弯的弓箭，两头儿

在我们的肩上翘起来。抬着两筲水，迈不
上堂屋台阶，只能放下担杖一筲一筲地
往水缸边上挪。挪到水缸下，喘口气儿，
我们姐弟俩再一齐使劲，将水筲担到水
缸沿儿上倒水。一趟又一趟，直到水缸满
了为止。

岁月流逝，沧桑巨变。
而今，家乡的老井早已封严，家家户

户早已用上了自来水。家乡的老井已是家
乡历史尘封之物，老井伴随着沧桑的岁
月，流逝得无影无踪。但是，一口永恒的老
井将永驻我的心中，那清澈透明、微甜爽
口的井水将时时滋润着我的心田！

想想起起儿儿时时挑挑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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